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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興皇朝．天空１番外

那個叫春花的，到底是什麼底子？

一身淡藍色的藍藍，雙臂環胸地打量正在跟簡求春練字的小女孩。

她倆年紀差不多，但在外表上天差地遠。那叫春花的，個頭奇小，生得也不好看，至少，跟她所看過的皇朝女孩大不相同。

去年這春花讓簡求春帶回來後，她本以為這小女娃兒會成為七焚園裡的第八人。七焚園不養無用之人，能讓簡求春看中的，自然不是簡單的貨色。

可是……這一年來，她發現不對勁。不管是簡求春、南宮朗，甚至是最近跟春花很親近的歸無道，都無意讓這個春花持起大刀痛快殺人去。

為什麼？

她眼一瞟，瞧見簡求春不知跟春花說了什麼，暫時離開涼亭。

簡求春是個啞巴，她一開始時，勉為其難強迫自己花了許多時間才看懂那樣的手勢，怎麼這個春花一眼就懂？

涼亭裡只剩那春花。

凳子高高，春花磨著墨，兩條小腿晃啊晃的，實在很像個小孩子。雖然她也是個孩子，但總覺得，她跟這春花是不同的。

藍藍跨前一步，忽地瞧見一名女奴人端著藥碗入亭。

「小姐，喝藥了。」

春花苦著臉，放下紙筆。「又要喝藥？我很好了啊。」

「好是好，可小姐身骨弱，自然是養養身子。」那女奴人微笑，回頭東張西望一番。

藍藍又退後一步，隱在陰影中。

春花歎口氣，正要捏著鼻子，拿過碗一口喝盡，哪知這女奴人忽地下跪。

春花嚇了一跳。「怎麼了？」

「奴人、奴人去抓藥時，弄丟了銀子，奴人好說歹說，他才願意讓奴人賒帳，如果奴人不在傍晚送錢過去，他便要鬧上七焚園……」

春花呆呆地看著她。

她哭出來：

「小姐，小姐幫忙，若是二爺知道奴人丟了錢，一定會賣了奴人……」

「……可我身上沒錢啊……」春花細聲說道。

陰影中的藍藍目不轉睛在春花不算好看的小臉上，而後，她察覺了什麼，回頭一看，看見一抹白色身影沉靜地站在院口。

簡求春回來得真快啊。

女奴人抱住春花的小腿，嚇得春花趕忙扶住桌面，穩住小小的身子。

「小姐幫忙，求求小姐幫忙……」

「我真的沒錢，要不，妳說我能幫什麼忙，我盡力就是。」

女奴人抹抹眼淚，小聲道：

「小姐身上有玉石，可以……」

春花一愣，答道：「不行不行。」這萬萬不行。

「小姐不願意嗎？說不得二爺會活生生打死奴人……五爺每逢幾個月就給小姐一塊玉，只要一塊就好……只要一塊就能救奴人的命啊……」

春花遲疑一下。她不是不給，而是那些玉，都讓黃鶯收著，她還沒跟鶯兒混熟，絕對不會幫她瞞著，如果拿她耳上的玉給這個姐姐，她敢肯定，哥哥絕對會發現，何況……何況……

有樹枝被折裂的聲音，春花跟女奴人同時大驚，春花抬眼直覺看去，是求春哥哥！

她差點跳出嘴裡的心臟又落了回來，還好是求春哥哥……

簡求春微微一笑，神色自然拿著折下的梅枝慢步過來。

春花不敢直視他的眼神，舔了舔嘴，笑道：

「好……好了……東西找不著就算，妳下去吧。」

那女奴人沒有料到簡求春這麼快就回來，渾身發顫退在一旁。

簡求春朝那女奴人比了個手勢，將梅枝交給她。

「妳還不快下去？求春哥哥要妳把它放在我房裡。」春花小聲地說道。

簡求春淡淡看春花一眼。

春花滿面笑容，滿面無辜，滿面孩子氣。

那女奴人接過梅枝，逃命似的離開院子。

春花接過藥碗，自顧自地說：

「藥都涼了，快喝快喝……」故意把碗舉到眼前，就看不見求春哥哥的眼神了。

求春哥哥的眼神很簡單，是要那奴人送梅枝到墨二哥那裡，順道叫那女奴人比個手勢給墨二哥看。

那手勢是，看著辦。

很明顯被求春哥哥發現了……她是不是該慶幸，出現的不是哥哥？求春哥哥至少心地比較軟，不太會違背她的意願。不像哥哥，表面一套，背面又是一套……

哼，玩這麼多套，害得她，每次都得努力睜大眼睛看仔細。

簡求春很有耐性地等著她放下碗，跟她面對面的。

「……求春哥哥，今兒個我多練幾個字，晚上背書給你聽，好不好？」

「妳這般姑息，遲早爬到妳頭上。」

「哎，爬到頭上不打緊，反正誰當老大都可以。」春花嘀咕，然後笑咪咪地：「求春哥哥，如果我是奴人，你可不能隨便一枝梅花打發我喔。」

簡求春聞言，啼笑皆非。「春花，妳這轉移話題的功夫，還不到家。」

她鼓鼓腮幫子，繼續討好道：

「這就是求春哥哥教我的將心比心嘛，我學以致用，求春哥哥，我是個好學生吧？」遲疑一會兒，她小聲說：「求春哥哥，這裡的奴人，都是經過二哥的眼嗎？」

簡求春微笑，自然明白她話下之意，遂揉了揉她這顆小頭。

她總算鬆口氣。既然都是那個防心最重的墨二哥看過的，表示那奴人是身家清白，並無害七焚之心……

她恢復心情，不忘提醒簡求春。

「求春哥哥，這事可別跟哥哥說喔。美人總是小心眼的，哥哥不像求春哥哥這般大肚，所以小事情，還是別塞給他，以免他煩心。」

簡求春笑而不回，指指紙墨，她立即繼續練字。

既然是有求於人，當然求春哥哥說什麼她都幹什麼，求春哥哥的眼睛會說話，所以她很認真地看著他的眼，確定他絕對不會外洩給哥哥。

其實，那奴人姐姐也沒有什麼不好，就是……就是……

她畢竟年紀太小，心思最多拐個二彎便不再防親近的人，她以為簡求春雖是七焚，但心腸比其他人軟，保住了那女奴人，於是繼續學著寫字。

藍藍輕輕哼了一聲。

簡求春靜靜看著春花練著字，面色始終含著輕柔的笑意。

而後他回頭看向陰暗處，神色自若，眸色雖未轉紅，但手指已撫上頸。

這手勢可不用學，她看了也知道是什麼意思，於是撇頭就走。

她不見得一定要聽從簡求春的話，但，她喜歡動刀，幫個小忙對她來說也無所謂。

每次一看見她的刀，砍進皇朝的人肉，她總是說不出的歡喜，說不出的洩恨。

那春花，連踩在她頭上的人都想保住，七焚到底為什麼要留下她？

☆☆

「空……又是空……為什麼呢？為什麼呢？」疑惑的聲音自大石後傳出。

藍藍停步。

這聲音，她耳熟得很，就是那個叫春花的。

她剛回七焚園，就遇見這叫春花的，算不算有緣？

她繞過大石，果然看見那個春花坐在湖畔，小孩般白白瘦瘦的雙腳泡在水裡，懷裡抱著鐵籤筒。

大石竟能完全遮住她的身影，可見這春花有多矮小了。

「晚點再去抽一次，如果再是空籤，那就真有鬼了。」春花自言自語，想了就有點發毛。

「這世上哪來的鬼？墨隨華可不允許府裡出現鬼神論。」藍藍冷淡道，瞧見這春花驀地抬頭，傻傻地看著自己。

幹嘛這樣看她？兩眼發直，小臉發傻，就像每次看其他七焚的眼神。皇朝百姓看七焚的眼神是一致的，這春花看七焚也是同個表情，但似乎跟大興皇朝裡的百姓又有點不同……

「藍藍，妳又變美了……」春花喃喃道：「怎麼這麼美…..快要不輸哥哥了……」

美？藍藍摸上臉。她的臉，跟皇朝的男男女女沒個兩樣，是這叫春花的太醜了吧？

「藍藍妳是不是吃了什麼？告訴我吧？我也想要像妳一樣又高又漂亮，瞧，妳都快到哥哥的胸前了，我跟妳年紀差不多，去年我還在哥哥的腰邊，今年就快下降到哥哥的大腿了。」真是太丟臉了，本來她還可以騙自己是哥哥長得太快，但現在一看，不得不承認是她長得過慢了。

她鼓著臉，有點悶地踢著水。難怪今早她換新鞋時，墨二哥路過，多看她二眼。墨二哥主管府裡大小事，今年大家做鞋時，只怕只有她一個人鞋子的大小根本沒換過。

藍藍本要離開，後來春花臉上有什麼東西促使她想留下，遂不發一語，坐在春花身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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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花受寵若驚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拉好裙襬，端坐起來。現在她偷偷學點藍藍，說不定能學到一點美麗。

「妳剛才在說什麼空？」藍藍問道。

「就這個。」春花把籤筒舉到她面前，歎氣道：「這幾天，鶯兒說大佛寺裡有大師很靈，說是可以由籤定一生。府裡的姐姐們都有去抽過，我也很好奇……外頭亂，我不方便出門，求春哥哥前二天請大師來，讓府裡還沒有求籤的人，一併在府裡求了，我連求三天，每次抽的，都是空籤。」

藍藍聞言，哼聲道：

「不過是個騙人的玩意吧。」

「可是聽說都很靈呢。」春花扁嘴：「求春哥哥跟無道都抽了，哥哥不在府裡，要不，也讓他抽看看。」

真是小孩子氣。藍藍不以為意，瞄了籤筒一眼。「他們都抽中什麼籤了？」

「……」春花低聲道：「他們都不說，求春哥哥只說了，正是七焚之命，很準。」

「七焚之命？」七焚會有什麼命？藍藍畢竟年紀小，一時好奇心起，直接抽了一籤。

「等等，等等，不行，這籤是得先誠心跟大師請進的佛祖祈禱才準的……」

藍藍根本不聽，直接拆了籤，一見籤名，先是愣了一下，而後放聲大笑：

「果然是七焚之命！果然是七焚之命！」

春花心一跳，想要偷偷瞄上一眼，但藍藍一折二半扔進湖裡。到底是什麼命？春花即使沒有看見，也能猜測到跟求春哥哥他們是一樣的籤。

「妳知道那奴人在騙妳吧？」

春花一愣。

「那個奴人看中妳心腸軟，好騙，於是騙妳藥錢丟了，想從妳身上騙騙錢，妳心好，絕不會說出去。這分明是爬到妳頭上了。」

春花總算明白她在說前幾個月前那女奴人的事了，遂道：

「騙我就算了，我也有錯。如果我再壞一點，她就不會騙我，也不會…..」

藍藍瞟她一眼。「妳知道她下場了？」

春花沉默不說話。自那天後，她再也沒看過那奴人姐姐了，她很想騙自己奴人姐姐只是被調到其他地方做事了，但……

求春哥哥沒有告訴哥哥，也不必告訴哥哥，因為求春哥哥心裡早有殺意了。

現在墨二哥每次談事都會讓她上議事廳看書，有時，不知墨二哥是不是有意，會跟手下的管事說，讓人逼近了一步，哪怕只是一小步，下一次，這人必是貪婪到要你的命，這就是皇朝裡人人的本性，無一例外。

她一直以為求春哥哥心地是最柔軟的，但骨子裡，都跟哥哥他們是一樣的……

「藍藍，外頭很多人還想殺你們嗎？」春花沒抬頭地問。

這一次，輪到藍藍一怔，而後漂亮的小嘴抹上冷笑：

「世上誰不想殺咱們？」

「求春哥哥說，外頭總是亂得很，你不拿刀別人便先捅了你，已經分不清誰先開始的。妳跟哥哥他們也早已分不清是誰先動手的，那、那……」那如果，七焚先停手，會不會以後就少點血腥？

但這話，一直停在她嘴裡，不敢說出口。

她很怕，她一開了口，這話留在哥哥他們心裡。以後若有人要殺他們，他們會為了這句話而被殺。

藍藍見她欲言又止，哼笑：

「妳是中了那大佛寺和尚的毒嗎？想學他們普渡眾生？」

「不，我只想七焚平安無事。」她心還沒那麼大，可以容得了天下所有人。「只是我有時也想……以前在簡宅陪我的奴人姐姐並沒有害人之意，可是卻被殺了，世上還是有這樣的人，所以、所以…….」

「妳的想法真奇怪。」藍藍下了個結論，而後古怪地看她一眼。「妳真想七焚平安無事？」

春花歎氣又帶幾分渴望：

「都要平安無事的，我想天天都看見你們。求春哥哥說，等天下不殺人的時候，咱們就可以快快樂樂的生活。」

「快樂？」簡求春會這樣想？是誰影響他的？她認識的簡求春，絕不是一個會在皇朝裡祈求快樂生活的男人。

「是啊，藍藍如果願意也還沒有嫁人，等那時候，二哥、求春哥哥，哥哥、無道，鶯兒，還有妳，咱們一塊找個沒人知道的地方，平安生活。」頓了下，春花又說：「我一直想出門逛逛街，看看外頭的樣兒，所以偶爾出去走動一下就好。」

「……妳真是怪。」

「……」春花扁嘴。她哪怪了。

「妳知道嫁人是什麼意思嗎？」

「自然明白的。」不就是跟喜歡的人一塊生活？

「也包括，明白張開兩條大腿，躺在男人身下任人欺負到死？」

春花傻眼，懷裡的籤筒差點滾進湖裡。「張、張…為、為什麼…...妳、妳……」結結巴巴，不知該先說哪句才好？想重複這句話問個仔細，又本能覺得這句話不太文雅，也想問藍藍，是在哪兒讀到的？怎麼她都沒有聽說過？

藍藍冷笑一聲：

「果然還是個孩子。妳若是在七焚園外討生活，哪會這般無知？依妳這性子，早不知死在哪處亂葬岡了！」

「……」她鼓起腮幫子，垂眉不語。

藍藍一見她生著悶氣，也不想去討好她，但就是不怎麼想離開這裡。

二個小孩就這樣悶不吭聲坐在湖邊，直到快傍晚，她見到春花毫不設防在打盹了……這春花真的在生氣嗎？怎麼一點發威都沒瞧見？

她大感無聊地起身，準備回房去。

這春花到底哪兒強，竟強到簡求春他們認同？她仍是不懂，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，春花絕對無法成為七焚之一。

才走二步，足下一頓，冷冷瞧著跪在石後的鶯兒。

這黃鶯，垂著首，渾身有些發抖。

她記得，這婢女是南宮朗買下伺候春花的。依她跪得僵硬的模樣，顯然已經在石後待了很久了。

她冷哼一聲，撇頭離開。

她聽見，黃鶯立即爬進石後，搖著那春花。

「小姐，小姐，起來了……」

「鶯兒，妳怎麼了？我都還沒熱到流汗，妳怎麼都是汗了？」春花睏睏地說道，東張西望：「藍藍呢？」

藍藍嗤笑一聲。這還用說嗎？黃鶯怕她怕得要死，怕她一個不快，就一刀殺死春花，這正是七焚的惡名，世人誰會不怕？

驀地，她全身僵住，緩緩回頭。

夕陽下，春花小小的身子被黃色的夕光襯得很模糊。剛才，春花在她身邊打盹，連點警覺性都沒有……

為什麼？

因為她是簡求春跟南宮朗的妹子，春花才不設防？不可能。她既知七焚所為，理該要懼怕，甚至也該怕南宮朗才對啊！

她又想起，剛才春花一見她時，一臉的……一臉的……才能促使她留下，那樣的表情她從未在皇朝人面上看過。

自她有記憶以來，每個看她的人，都充滿懼怕憎惡，而簡求春他們跟她是同一類人，看她如同看自己，既是無情又帶著幾分不屑。

只有這個春花，只有這個春花……

這個春花的臉，沒有害怕沒有厭惡。

為什麼？為什麼春花看她的神色，就跟看一個普通人一樣？

大興皇朝．天空2番外待續。

大興皇朝．天空２番外

前接天空１

藍藍手正舉起來要敲下去，門就打開了。

「七小姐！」黃鶯傻住了。

藍藍冷冷看她一眼，道：「讓開。」

黃鶯直覺讓開，但又遲疑地想擋住。最後，恐懼戰勝她跟春花小姐還沒有建立的感情，便默默退下。

藍藍負手步進厲風樓。這春花本來是睡在厲風樓裡，後來黃鶯來了，即使南宮朗不在七焚園時，也不大喜歡有別的女孩沾上他的床，這對主僕遂搬到客房去。

春花正爬上床，一見是她，驚訝笑道：

「藍藍，這麼晚要做什麼？」

藍藍來到她面前，嘴角揚笑：

「我來陪妳睡的啊。」

春花訝異地看著她，再瞄瞄門口一臉恐懼的黃鶯。「……鶯兒？」她眼睛張得大大的，試圖跟鶯兒以眼神交流。

鶯兒用力搖搖頭，又點點頭。

這是什麼意思？可以？不可以？哎，果然她跟鶯兒還沒練到心靈相通的地步。春花哀歎。

「怎麼？不敢跟我睡？」今天非要戳破這春花的假面不可！

「也不是……鶯兒妳今晚回妳的房間睡去，我跟藍藍睡吧。」鶯兒怕藍藍，那還是別留她下來得好。

黃鶯張口欲言，卻被藍藍回眸一看，立時輕應了一聲。

「一個婢女還有自個兒的小房間，也是妳的造化，還不快下去？」藍藍道。也只有南宮朗跟簡求春會注意到一些小事，據說黃鶯是來陪睡的，平常南宮朗若在府裡，黃鶯也會有自己的小房間，以免跟其他奴人睡在一塊，身上染了雜味。

「是。」黃鶯垂首，退出客房。

春花瞄瞄藍藍，然後眉開眼笑爬上床，拍拍外側的床位。「妳一邊我一邊。」語氣頗為期待。

藍藍仔細看了她一眼，並沒有看見恐懼的表情，於是，她故意往蠟燭一吹，房內頓時一片黑暗。

她黑暗能視物，但她不信這個春花有這本事，她暗自冷笑，然後上了床。

「藍藍，妳不脫外衣嗎？」春花躺好，偷偷吸口氣。果然，美人多香。

「我習慣這樣睡。」

「哎，妳跟哥哥真像。」春花張著大眼，看著黑暗，最後實在忍不住，輕輕碰了下藍藍的手臂。

「幹什麼妳？」

「哎，果然又軟又香。」春花實在忍不住，側躺著面對藍藍這頭，又是委屈又是羨慕得要命，再偷偷摸一下。「鶯兒抱起來豐滿些，藍藍較瘦，又好摸，如果我也能像妳這樣就好了…哎喲！」咚的一聲，整個小身體撞向床牆又彈回藍藍身上。

藍藍一怒，一腳把她踢下床。

春花跌得四腳朝天，抱頭慘叫：「別打我別打我！」哥哥救命！

「妳做什麼妳？」藍藍火大。

春花抹去痛得掉出來的眼淚，委屈道：

「鶯兒都是這樣讓我抱著睡，哥哥也是的。妳不喜歡我抱，那我就不抱吧。」也不用這樣踹她吧？

藍藍咬牙切齒罵道：

「沒人這樣抱的！」

春花吃了一驚，揉揉後腦勺，疑惑地問道：

「藍藍妳在外頭見多識廣，外頭不能這樣抱嗎？」

「沒人這樣抱的！」藍藍重複，又道：「妳這蠢蛋，這種親熱都是跟男人的，妳這樣抱我做什麼？」

「……以後我不抱便是，我可以上床了嗎？」春花扁扁嘴。她抱鶯兒睡覺時，鶯兒可沒說不能抱，有幾回半夜哥哥回府，把她從鶯兒懷裡拎走，也沒有說不能這樣抱啊！

藍藍該不是騙她吧？春花委委屈屈，上了床，乖乖躺好。她不抱人睡就渾身不舒服，尤其身邊是美人耶！她老想，多沾點美人，就會變成小美人了，哪知這個美人比哥哥還小氣！

她索性抱住被子睡覺。

「妳要睡了？」藍藍又問。

「都過一更天了，我很睏了。」春花睏睏道。

「妳真的要睡了？」[奇书网 Www.qinkan.net]

春花鼓著腮幫子，低聲說道：

「藍藍要夜聊？我陪就是了。」這樣一比較，還是哥哥好，至少哥哥不會揍她一頓又要陪她聊天。

「呸！誰要跟妳聊？妳真睡得著？」

春花偷偷往藍藍那方面瞄一眼，總覺這藍藍跟哥哥一樣神，能在黑暗裡看見她的表情。

「哎，我是很想睡，但藍藍要聊天，我奉陪便是。」

「哼，妳睡吧妳。」

真是莫名其妙，春花內心嘀咕，但還是抵抗不了周公大爺，沉入睡夢裡。

「喂！」

「……」放過她吧……

「喂，妳不怕我嗎？」

她比較怕吵人的藍藍，不知道這樣講，會不會被踹下床去？春花含糊道：「不怕。」

「誰允妳不怕了？」

「……」春花好想哭，她故意翻過小身體，背著藍藍裝睡。哥哥怎麼還不回來呢？不是跟她說，這幾天會回來嗎？快來救她吧！

香香的氣息撲面，春花發現背後靈整個移到她的身邊，她只要一張眼，轉動眼珠就會發現一張臉貼在她的臉頰上。

「……」如果現在她求饒，不知可不可以放過她？是她錯了，她不該貪美色，不該讓鶯兒離開。

「妳怎能睡得著呢？我在妳身邊呢！」

「妳又不是那個那個，我自然睡得著。」春花扁嘴道。

「那個那個？」長髮垂到春花的臉頰上，藍藍這才發現，這個春花，臉頰鼓鼓的，嬰兒肥得很嚴重。

藍藍瞇眼，手指戳了下春花圓潤的頰面。那頰面軟綿綿的又彈了回來，很像是她曾殺過的嬰兒……也不對，她殺那嬰兒時，那嬰兒的頰面是扁扁的，毫無生機，跟春花大不相同。

春花歎了口氣：

「那個那個就是……上次我聽奴人，有那個黑黑的…..鬼啦！」本不想說出那個字，但她很怕不說清楚，藍藍就要跟她貼臉貼到天亮。

雖然很香，但她這種姿勢實在很像有個鬼一直在瞪著她。

一想到那個可怕的鬼，春花就忍不住哆嗦了下，緊緊抱著棉被。「藍藍，我跟妳打個商量吧。」

「什麼商量？」要她這個煞星離開，免得她嚇死？

「我不抱妳，妳也別壓著我的臉，咱們面對面，就像這樣…..」春花硬是轉回來，雖然還是一片黑漆漆，但知道藍藍就在身邊，她就不怎麼怕鬼了。

「妳真的睡得著？」

春花差點順著床邊的窗跳出去了，她道：

「妳問了很多次啦！要不是妳一直吵我，我早睡著了！」她也是會生氣的好不好？

「我吵妳？」

「哥哥這二天就要回來了！他一回來我又得陪睡，妳要是不乖乖睡，我就去找鶯兒睡！」

「妳在威脅我？」藍藍露出了驚訝。

「對，我在威脅妳！」春花豁出去了。

從她有記憶以來，就是求春哥哥跟哥哥多陪著她，年齡上有差，他們再怎麼胡鬧也不會跟她這個小孩子一般見識，鶯兒只長她二歲，卻在小事順著她大事全從哥哥心意，她想吵也吵不起來，就這個藍藍……說起來，這還是第一次經驗呢。

「妳明明面上沒有惡意，為什麼說在威脅我？妳要怎麼威脅我？」

「我、我……」春花想了半天，發現藍藍一點也不肯給台階讓她下，反而很驚奇地在等著她會出什麼殺手。

她能出什麼殺手？只有……只有……

她棄棉被，用力抱住藍藍，把臉埋進她的胸前。「我就抱著妳！讓妳、讓妳不舒服！」

就這樣？藍藍有點瞠目。這就是她的威脅？這麼的……可恥！

春花漏洞百出，這時候從她頸上一刀，她這下半生怕是永遠癱了，但，她卻不想這麼做，藍藍有點驚訝自己竟不會想對她痛下殺手。

為什麼？

看見其他皇朝中人，總覺得無比厭惡，殺之欲快，為什麼看見這春花，反而沒有想嗜血？

「咱們和好吧，」春花囁嚅著：「這樣大家都輕鬆點。」

和好？她當玩家家酒？

「好了，別玩了，我、我輕輕放手，妳、妳不要踹我喔。妳要踹我，我就跟哥哥告狀！」

「告狀是小人行徑！」

春花心一跳，熱切地抬起小臉，看向黑暗中的藍藍。

「妳怕哥哥？」

「誰、誰怕南宮朗了？」

現在春花真的像小人了，她嘿嘿直笑，親熱地抱著藍藍。「妳不讓我抱，我就去跟哥哥告狀，他心眼小得不得了，很會記仇的。」

藍藍咬牙。

「我也不是很想當小人。咱們是朋友，我就不出賣妳，可先說好，妳不能動不動就踹我，萬一明天哥哥回來看見我鼻青臉腫，那我想瞞也瞞不了的……」

朋友？這是啥屁玩意？藍藍皺起眉頭，一時之間不知該不該推開她。

才沒一會兒，她就聽見春花規律的呼吸聲，顯然很安心的睡著了。藍藍吃驚莫名，這家伙還真的睡了…….

朋友？

這二個字一直在她腦中打轉。打小，她是沒有想過這種事的，女孩家能親熱到哪去？她沒有看過，因為她的記憶裡就是殺人殺人再殺。

她的目光又落在這個很明顯的矮子。

下午，她聽見那要離去的和尚大師跟二哥道別，提及那籤神準得很，當時簡求春問他空籤之事……

她親耳聽見那句『既是空籤，便是在大興皇朝裡沒有未來』，當時簡求春神色雖是正常，但她很明顯看見他眸色一變，已有殺怒之氣。

看來，簡求春很信這套了？她本是不信，但那天她抽了一籤，正是「死無葬身之地」，這籤跟七焚其他人一模一樣……要說不準，她實在也有懷疑。

沒有未來……沒有未來……如果這個春花沒有未來，那就表示是早夭了。

她一早夭，這世上……是不是、是不是再也沒有一個，會單純以普通人的眼神看她的人？

自她有記憶以來，看見的每一個人，面上都有一種令她難以形容的惡感，激發她嗜血的天性，她以為，每個人在她眼裡都是如此的，而每個人在看他人時也是有這惡感，沒有想到……

是她有問題？

還是這春花有問題？

◇◇◇

「失火了……失火了……」

春花迷迷糊糊張開眼，喃喃道：

「鶯兒，天亮了嗎？」

「是失火了。」藍藍冷淡地說。

春花猛然起身，大叫：「失火了！」回頭要叫藍藍一塊逃命，哪知這個漂亮的人兒竟然還衣著很整齊躺在床上動也不動。

藍藍一夜未眠，淡淡地說：

「要失火也不是這裡失火。剛才外頭的奴婢叫了，是曲房失火了，離這有一段距離呢。」

「曲房？」春花脫口叫道，嚇得顧不了藍藍，直接從藍藍身上爬下床。

「妳幹什麼妳？」

連鞋都來不及穿，赤腳跑出房，她大叫：

「是鶯兒的房間是鶯兒的房間！」

藍藍一臉疑惑，遲疑一會兒，跟著下床出去。

東邊果然有煙竄上，正是曲房的方向。春花也顧不了衣衫不整，跟著奴人一塊跑向曲房。

「春花！」

春花回頭，大喜叫道：

「哥哥回來了！」

南宮朗攏起劍眉，一把勾起她的小小腰。

「三更半夜妳出來做什麼？」

「鶯兒那裡失火了！哥哥，你幫幫忙，快看鶯兒有沒有事！快快快！」她小，跑得慢，哥哥不一樣，一眨眼就可以飛千里！

南宮朗掃她一眼，最後還是抱著她，疾步掠向曲房。

尾隨在後的藍藍，自是明白南宮朗心中所想。南宮朗壓根不理曲房裡死的是誰，但卻勉強違背自己心意帶春花去救人。

她多瞄那春花驚慌的表情……這種驚慌，她有看過。七焚園外的皇朝百姓，都是這樣的。

她先一步來到曲房，站在最佳視角等著春花。南宮朗絕對不會在火勢正旺的時候帶春花來，果然，如她預料，她來一會兒，南宮朗才出現在院子門口。

春花那神情有點發怒，顯然也察覺南宮朗拖慢的心思。一到院門口，她一看見那曲房燒得徹底，她瞬間失神，啞叫：

「鶯兒！」

藍藍目不轉睛。

「鶯兒！」春花想落地，南宮朗卻緊緊勒住她的小腰。她怒叫：「哥哥！」

「這火，燒得旺。」南宮朗不疾不徐說道：「妳要我進去救人，一塊賠上我的命？」

春花一怔。

「我進去都不見得能全身而退了，春花妳認為妳去救人有幾分活路？妳想要進去送命，就沒想過活著的人？」南宮朗直視她。

春花聞言，傻住了。她自是明白哥哥所言，年前奴人姐姐為她喪命，她難過許久，如今憑她能力入火場，只怕他日痛得難以言喻的會是哥哥跟求春哥哥……

可是、可是……要她眼睜睜地看著……

「小姐！」

春花迅速轉頭，看見鶯兒在他們身後，她難以置信，傻愣愣地看著黃鶯。

「小姐？」黃鶯試探地再叫一次。

頓時，眼淚迸了出來。

黃鶯也愣住了。

「鶯兒！」她用力打了下南宮朗的手臂，南宮朗才慢吞吞地鬆了手。

她赤著腳跑進鶯兒懷裡，用力抱住她的頸子，哭道：

「鶯兒妳還在，別嚇我！別嚇我！妳別嚇我，我會嚇死的！」

黃鶯緊緊摟著她小小的身子，有點受寵若驚地笑道：

「鶯兒沒事，讓小姐擔心了。」

春花不大安心，趕緊摸摸黃鶯的臉、手。「都沒事麼？有沒有燒傷？」

「沒，沒事…..」黃鶯有些感動地笑道：「我、我晚上出去解手，一回來、回來就見火燒……也搞不清楚是怎麼了…...興許是、是燭火倒了。」她不敢直視南宮朗。

「……」鶯兒，妳再結巴下去，就很容易露餡了。春花抹抹眼淚，故作無事說道：「沒事就好沒事就好。」光聽鶯兒結巴，就知火是鶯兒動的手。

既然是鶯兒放的火，縱火者自然不會有事，雖然她不怎麼明白鶯兒為何放火，但……沒事就好。春花撫著心口，總覺得心跳還沒有平靜下來，她想，這種事再多來幾次，她的心可能會從嘴巴裡蹦出來。

「小姐，驚擾妳了……」鶯兒笑道：「我瞧……五爺也回來了，不如，下半夜妳就跟五爺一塊睡吧。」

春花眨眨眼，回頭瞄瞄那場已被控制的火焰。

原來，鶯兒是為了她，偷偷放火？為了不讓她再跟藍藍睡下去，故意放火驚動她？

這樣想來，她夢中聽見那失火的聲音，好像是鶯兒的……

鶯兒來這裡快一年了，她跟鶯兒的感情還算普通，平常大小事情都是聽哥哥或墨二哥說了算，鶯兒很少會聽從她的要求，也把她當個孩子小姐供在那兒，如今鶯兒卻為了她……

她吸吸有點塞住鼻子，孩子氣地再摟著黃鶯的頸子，低聲說道：

「鶯兒，妳要好好保重，下次要嚇我，嚇輕一點，別把我嚇得魂都飛了。」

「……」黃鶯自是說不出話來。她只是想燒點木柴，引小姐遠離七小姐，就這麼簡單而已。

她哪料到一把火燒成這樣？

她不敢違背喜怒無常的七小姐，卻也不想見到春花小姐莫名其妙橫死，左思右想，只能想出這法子來……她低下頭，看著春花腳上沾著泥巴。

她更沒有想到，這個小姐會這麼為她擔心…….

思及此，她情難自禁，輕輕抱住這小小身體。這小小身體竟是微濕，由此可見，這小姐，是害怕她死的。

原來，在這世上，還是有人會關心一個奴婢的生死的。

春花歎了口氣，眼睛紅紅，終於放下心來。

藍藍在旁，一直在冷眼看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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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不該說，她跟春花總是有緣呢？

一身湛藍色的少女裝束，是出發殺人時慣穿的俐落衣裳。她跟春花不同，她"奇"书"网-Q'i's'u'u'.'C'o'm"是典型的皇朝女子，一過十歲便是開始發育，以前她不覺得，現在她察覺到，她又高又豔，而那個春花，雖然也是少女裝束，但個頭過小，根本還是個孩子。

她一臉冷漠，微微瞇著眼，望著廳裡那春花與簡求春的身影──

春花的聲音，總是沒什麼脾氣，沒有出谷黃鶯的悅耳，卻令人感到是個教養極好的孩子，有時候她聽見她講話，總是會停下腳步，忍不住多聽二句。

「求春哥哥，你抽了一籤便是，哪管這麼多？」

那廳內，簡求春不知回了什麼，笑著抽過籤筒的籤。

藍藍偏著頭，終是掩不住好奇地瞟進窗內。

春花笑咪咪地湊到簡求春身邊，跟著唸出籤詩……

「哎啊，跟哥哥一樣，都是長命百歲呢。求春哥哥，這是要還願的，改天，你一定得上大佛寺，謝謝菩薩賜的長命百歲，以前抽的全都不算數不算數。」

簡求春始終笑著，瞧著春花，比著手勢：

「我瞧這次是靈得很，七焚都是同一命，我若是長命百歲，自然朗弟他們也是。」頓了下，他又微笑，笑容中多了幾分溫柔。「春花妳在咱們身邊，自然也是長命百歲。」

藍藍冷哼一聲，撇開頭，望著遠處的七焚園景。

長命百歲？這樣的弱質小孩也想長命百歲？七焚外頭，這樣弱的小孩，都死了，都死了。

「藍藍？」不知何時，春花已出廳門，一眼就看見顯目的藍藍。「妳也在這？正好，我找妳呢！」

藍藍回首，掃過門口的簡求春，目光落在春花面上。她發現，不管看幾次，這個春花確實不漂亮，但面上就是沒有她看見的那種惡感。

春花眉開眼笑，拿出籤筒。「藍藍，這是籤筒，妳再抽一次。」

「……」

春花期待地望著她。

藍藍抿抿嘴，隨便抽了一籤，又瞄向春花一眼，才看向籤詩。

春花湊過來，笑道：

「果然七焚一條命，都是長命百歲呢。」

「……這籤哪來的？」

春花理所當然道：

「這是我跟大師求來的！藍藍記得要去大佛寺上香。」

大佛寺？那些光頭和尚的面上，也有令她生厭的惡感呢。

這籤筒裡的籤詩，怕都是同一句長命百命的籤詩吧。難道這個春花以為，換了籤詩，就能改變七焚的命運？

還是，這個春花，只是讓他們不被籤詩所困擾？

明明她也沒跟春花特別要好，這籤詩分明也做了她的份……

她握緊手裡竹籤。

「藍藍要出遠門？」

「嗯。」她冷冷回著。

「那可要平安無事的回來。」

藍藍瞟向她，負手在後，俏臉冷冷地，嘴角也不曾揚起過。

春花本要目送她，然後再回頭去找歸無道抽籤去，但她雙腳不得動彈，因為她覺得藍藍那冷冷的目光釘住她了。

這個……藍藍這表情是想說話？

春花自認還能讀得出藍藍的表情，遂耐心等著。

等了又等。

再等……再等……風已經掠過她的臉很多次了，但她還是等不到藍藍開口。

「藍藍，妳有話跟我說？」可不可以先讓她蹲下來休息一下。

「誰跟妳有話說？」

春花摸摸鼻子。原來是她誤會……明明藍藍的嘴角動了動，很像要說話嘛，她歎了口氣，轉身要跟簡求春離開，哪知身後又傳來──

「喂！」

春花鼓鼓腮，委屈地看了簡求春一眼，才慢吞吞回來，低聲咕噥：

「有話就直說嘛……」

「誰要跟妳說話了？」

「那妳叫我……」

「妳叫春花還是叫喂？」

「……藍藍，我也是會生氣的喔！妳見識過我生氣的喔！」她會把哥哥搬出來喔！春花努力用眼神來表達她的憤怒。

「誰允妳叫我的名字了？」

春花很想直接飛走，就不必再進入這種無限重複的對話了。每次遇見藍藍，這個美麗的藍藍總是會重複著這些話，偏偏她就是對藍藍的美沒有抵抗力……這樣比起來，真的哥哥比較好。

哥哥不高興時，也不會重複跟她講話，了不起就是彈她的鼻子吧了。

「妳的名字很好聽嘛。」春花扁嘴道。

「好聽？」藍藍冷笑：「哪兒好聽了？」她姓藍，生她的那個人嫌麻煩，連名字都沒有為她取，她就隨便替自己把姓疊上去。

春花歎口氣，有點羨慕地說：

「每次唸藍藍，總覺得，藍藍的名字像皇朝的天空。藍色的，很美呢。」

「……我討厭大興皇朝的天空。」如同恨這裡的每一個人一樣。

春花一愣，而後低聲道：

「我卻是很喜歡皇朝的天空呢。」

藍藍哼一聲，撇開臉，望著遠處。過了一會兒，她察覺春花要離開了，才強迫自己說話：

「我不小心聽見的。」

春花回首，揚起眉。「聽見什麼？」

「就是那件事。」

讓她飛走吧，讓她飛走吧，春花滿心挫折。她又不是讀心蟲，哪知是什麼事？

藍藍沒看向她，又道：

「搞了半天，妳抽的那空籤，是大佛寺裡有小沙彌在惡作劇。」

春花呆了呆。

「小沙彌看不順七焚，就故意在籤筒裡擺上空籤，嚇嚇咱們，哪知妳一直抽中那籤，那都是假的。」

春花慢慢摸著她懷裡的籤筒。

藍藍等了再等，沒等到春花的回應，忍不住回頭看她一眼。

春花笑咪咪地。

「妳笑什麼妳？」

春花立即板起臉，認真地說：

「原來如此，我明白了。我被騙了，多虧藍藍聽見，要不我掛在心上，一直睡不好呢。」

「我是不小心聽見的。」

「是是。」

藍藍嘴角撇了撇，轉頭就走。走了幾步，她又停下，沒回頭。

春花目不轉睛，已經很清楚地知道，如果這時候她以為藍藍沒話講，肯定又要陷入無限重複對話裡，所以，她非常有耐心地等著。

美人嘛，脾氣怪了點，她絕對能接受，哥哥也是這樣的，陰陽怪氣的，偏偏她就是喜歡哥哥的美……

「我倒也不介意妳用看黃鶯的眼神來看我。」

什麼？春花一頭霧水，看著她這次頭也不回的走了。

看鶯兒的眼神？她不及理解，連忙喊道：

「藍藍，記得小心哪！」

春花確定她這次真的離開了，這才抱著籤筒走到廳門。

她就說，怎麼藍藍一早守在廳門口，原來是要跟她說這事啊，都是十幾天前的事了，藍藍卻還掛在心上。有人摸摸她的臉，春花抬眼，笑道：

「哎，求春哥哥，你最近也要出門嗎？」

「再過二天便要上平陽一趟。」簡求春比手勢，比到最後，索性跟她大眼對小眼。

春花讀著他眼裡的訊息，道：

「我沒討厭藍藍啊，我羨慕她都來不及呢。求春哥哥，你道外頭的孩子是長得跟我一樣慢，還是跟藍藍一樣快？」

簡求春面不改色比道：「藍藍與妳同齡，她約是北方姑娘，生得快些。」

「哎，原來如此。」春花一臉崇拜。「如果我也是北方姑娘就好……」又看看皇朝遠處的天空，真是湛藍得美麗。

如果有一天，能出去走走，看看外頭的世界多好……她只敢在心裡想，卻不敢說出口，外頭的皇朝很亂她是知情的，但她總是有點渴望……

沒關係，現在不行出去，將來還是可以出去的，到那時，七焚跟她一塊快樂生活，那也是很好的。春花向來樂天知命，不多強求，只是偶爾……

「求春哥哥，你道我爹娘為什麼替我取名春花嗎？」有點土呢。

等了等，沒等到求春哥哥的手勢，她想要繞到他面前看他眼神，哪知簡求春拉住她的小肩膀，直接轉頭朝她笑了笑。

「妳小心點。」

春花什麼都沒有，就是很有耐心。求春哥哥的眼神有古怪，以前看求春哥哥眼神很複雜，今兒個，倒是很「單純」，只透露出「妳小心」的訊息，其餘一律被『封鎖』。

簡求春保持微笑，遲疑一會兒，才允許眼裡露出該有的訊息，順便以手勢補強。

「妳叫春花，自然是……春是萬象更新之時……花……是……天下獨一無二的花……」他根本是在亂掰。

他怎能說，他從不以為姓名重要。當日他替她取名是隨意，春夏秋冬，春字在前，自是用春，花……他也沒注意過女兒家的名字，唯一躍入腦海的，就是那日李家村有個叫蓮花的女孩。反正，女孩名字都差不多，隨便一把就是花，就叫春花吧。

不出眨眼，定下她的名，哪知春花一直很在意這種事。

春花瞄瞄他，心裡嘀咕：求春哥哥的眼神有點遲疑，肯定有鬼。

但，名字父母取，她也不能抗議，遂與他一塊步行往書房走去。

求春哥哥在而哥哥不在時，總是求春哥哥教她讀書寫字的。

「這樣也不好……求春哥哥老待在府裡，如何認識好姑娘呢？」她自言自語。

「……」他不置可否。最近春花接觸那種才子佳人的書類不少，自然會往那裡想去。

皇朝女子這時候早開始思春了，哪像春花老愛看遊歷天下的書……他目光落在她小小的個頭，內心總有點疑惑。

別說皇朝女孩家，連男孩家在春花這年齡哪個不是高頭大馬，要說營養不良才致如此，那也不可能。

再者……春花的面上、眼裡並沒有……七焚誰都察覺了卻沒有人說出口。

隨華容她，想必如此。

「求春哥哥，你那句獨一無二的話，想要對誰說呢？」春花實在掩不住好奇。

「妳要我對妳說嗎？」簡求春笑著『反問』。

春花愣了愣，仔細觀察求春哥哥溫暖的眼眸。

他微笑地與她眼對眼，還難得有趣的眨著眼，任她看個清楚。

「求春哥哥，你那句話可不能亂說。」她道：「一定是自己喜歡的人才好。」

「……是嗎？」他笑著。

春花點頭。「求春哥哥跟哥哥一樣，都是不信鬼神的。要是哪天你隨便指著個人叫了出來，萬一要是真的，那人也不是你喜歡的，豈不是得不償失嗎？」老實說，七焚真不信鬼神，難保哪天求春哥哥不會為了故意抗鬼神而搞出這種事來。

「……」他還是微笑著。

春花注意著他的目神，確定他將話聽進去並且允她不會隨便亂喊出後，她鬆了口氣，腳步輕快起來。

簡求春搭住她的小肩。她回首，看見他欲言又止。

「求春哥哥？」

「沒什麼……」簡求春恢復微笑。

春花她……為什麼這麼信鬼神呢？簡求春忖思著。皇朝裡，信鬼神的人少，而春花自有記憶來只在簡宅與七焚園裡生活著，主子不信鬼神，奴人絕不會當著春花面前論鬼道神，為什麼一個幾乎不曾接觸鬼神論的小孩，在聽見大佛寺在講到鬼神時，幾乎不曾懷疑地去信它？

他又想起當日在那破廟裡，她那雙據說能見鬼神的眼睛……

是何來歷？到底春花出身為何？

七焚誰都想過，卻想不出所以然來。

他垂目把玩手上的『假籤』，再抬眸望向走在前頭的小小身影。

是哪兒出身一點也不重要，就算春花是大佛寺說神道鬼裡的什麼鬼也無所謂，這世上，若是鬼才能跟春花一般，那跟鬼相處他也是樂意之至。

「求春哥哥？」

他微微一笑，小心收起那籤，負手徐步跟上春花。

大興皇朝．天空~end~

更多精彩，更多好书，尽在奇书网www.qinkan.net
Txt,Epub,Mobi  www.qinkan.net

OEBPS/Images/cover00017.jpeg





